
【

散文诗
】

领导站在窗前
，

久久地没有说话
。

大家都
看着领导的背影

，

不知道领导在想些什么
。

外面阳光正好
，

照在窗外那一个二十几
平方米的阳台上

，

也照在阳台上那些乱七八
糟的杂物上

。

那些杂物都是上一届领导留下
来的

，

放在那里有很长的时间了
。

领导咳嗽了一声
，

然后转过身来
，

他的目
光从每一个人的脸上轻轻掠过

，

然后说
，

我有
个建议

，

大家看看好不好
，

我们把阳台整理一
下

，

种点蔬菜行不行
？

领导的话很轻
，

但是每
个人都听到了

。

短暂的沉默之后
，

老张先发话了
，

我看可
以

，

我早就想在阳台上种点东西了
，

要不是
……

老张的话没有继续说下去
，

但是大家都
知道他要说些什么

。

老张是这个科室的元老
，

因为阳台的使用问题
，

老张曾和原来的领导
有过意见上的不一致

，

私下里意见颇多
。

我看也行
。

二把手也说
，

一来可以美化一
下环境

，

二来还可以陶冶情操呢
。

二把手的意
见让大家眼前一亮

，

大家随即也都跟着说
，

行
，

行
，

我看行
。

领导笑了一下说
，

既然大家都同意
，

那咱
们今天就行动

，

要不都赶不上时令了
。

至于种
什么

，

大家来说说看
。

我看种点西红柿吧
？

一个说
。

也可以种几棵辣椒
。

另一个说
。

还可以种两棵黄瓜
。

老张挽挽袖子
，

大家
都知道他是这方面的权威

。

如果有地方还可以种一株葡萄
。

二把手
说

，

等到春天到来的时候
，

绿荫如覆
，

藤枝结
果

，

那应该是怎样的景致
？

大家七嘴八舌
，

场面一时有些热闹起来
。

领导一会儿看看这个
，

一会儿看看那个
。

领导觉得这个场面很好
，

一个科室嘛
，

就得有
点热闹劲儿

。

领导最后微笑着说
，

我看这些都
可以种

，

不过大家要给我留一点地方啊
，

我还

想种一棵向日葵呢
。

看领导说的
，

还能没领导的地方吗
？

其中
一个快人快语

。

意见统一了
，

大家分头行动起来
。

很快
，

阳台上就是一片绿色了
。

闲暇之余
，

大家总会站在窗前欣赏上一
会儿

，

小菜园成了大家最关心的地方
，

无论是
蔬菜长高了

，

还是开花了
，

都会引来大家的大
呼小叫

。

领导办公的地方不在这里
，

但是领导
来得很勤

，

领导也谈工作
，

谈完工作也会站在
窗前看那些蔬菜的长势

。

有时还会从窗口跳
到阳台上

，

拔拔草浇浇水什么的
。

二把手也
来

，

碰巧的时候两个人还会同时站在窗前对
某一种蔬菜评头论足

，

领导说二把手的葡萄
有可能搭起一片绿荫呢

。

二把手说领导的向
日葵实惠

，

看着就让人喜欢
。

二把手还专门对
大家交代

，

一定要看好领导的向日葵
，

也许年
底的茶话会儿还能派上用场呢

。

领导哈哈地
笑了几声

，

还用手拍拍二把手肩膀
，

那亲密的
样子让大家都感到久违了

。

秋天的时候
，

小菜园获得了大丰收
。

老张
的黄瓜自然是不用提了

，

谁见谁摘
，

就怕把黄
瓜秧拔掉了

。

西红柿亮起了醉人的小灯笼
。

尖
辣椒密密麻麻

，

像在开会
。

二把手的葡萄架已
经初见端倪

，

也许用不了两年
，

就真的会果实
累累

。

领导的向日葵也不错
，

头垂得就要把杆
压断了

。

显然大家的汗水都得到了回报
。

年底的时候
，

科室破天荒地被评上了公
司

“

优秀集体
”

的称号
，

据说还是第一次获得
这样的荣誉呢

。

领导把所有的人喊到一起
，

吃
着葵花子

，

把明年的打算好好地畅想了一回
。

但让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
，

新年过后不
久

，

领导却被调往另一个单位任职了
，

二把手
接了领导的班

。

大家看着窗外的小菜园
，

都有
些感慨万分

。

春天到来的前夕
，

下了一场大雪
。

二把手
（

已成一把手了
）

站在窗前
，

很久才说
，

今年我
们还种菜吗

？

种啊
。

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说
。

二把手说
，

既然这样
，

赶紧给小菜园弄点
雪吧

，

春雨贵如油呢
。

看着忙碌的大家伙儿
，

二把手又说
，

今年
别忘了再种上一棵向日葵

。

大家都停了手中的活
，

看了一下二把手
，

然后异口同声地说
，

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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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

新年伊始
，

读的第一本书
，

是辽宁
教育出版社新出的齐如山所著

《

京剧之变
迁

》。

当年的
“

四大名旦
”，

身边皆有捧角的
“

党
”，

如罗瘿公之于程砚秋
、

陈墨香之于荀慧
生

、

金菊隐之于尚小云一样
，

齐如山是
“

梅党
”

的中坚人物
。

据作者本人回忆
，

庚子
（

1900

年
）

事变之后
，

他曾两次出国游历
，

其间特别
留意了解欧美各国的戏剧演进与剧场组织

。

1913

年回国后
，

即在北京
“

正乐育化会
”

为艺
人演讲

，

极力主张改进中国戏曲
。

他与梅兰芳
是通过

300

多封书信往来而订交的
，

除扶持
“

梅派
”

艺术之外
，

齐氏本人也成为创见最多
、

著作最丰的一代戏剧理论大家
。

这本
《

京剧之
变迁

》，

即是他的早期著作
，

于
1927

年出版
，

当时书名为
《

中国戏之变迁
》。

所以
，

这本书也
是

80

年前的旧著重印
。

不过
，

在人数最多的
“

梅党
”

文人里面
，

也是参差不齐
、

良莠不一
的

。

以这本书所保留的两篇序言来说
，

两个写
序的作者

，

人生的结局都不是那么光彩
。

且说第一篇序言
。

作者为赵尊岳
（

1895－

1965

），

字叔雍
，

江苏武进人
。

其父赵凤昌
，

字
竹君

。

曾为张之洞部下
，

民国后积巨资到上
海

，

大量收购
《

申报
》

股票
，

成为大股东
，

赵尊
岳因而得为该报的总秘书

。

赵尊岳曾出版过
《

罗浮梦杂剧
》，

算是戏剧大腕
，

可惜被后来的
声名弄坏了

。

1938

年汪精卫发表投日
《

艳电
》

后
，

赵即加入汪精卫汉奸集团
，

曾任汪伪国民
政府铁道部政务次长

、

伪上海市政府秘书长
、

汪伪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长
、

伪宣传部长等
职

。

抗战胜利
，

全家去了香港
，

在香港大学中
文系任教

，

1959

年去新加坡大学中文系任教
授

（

一说为文学院院长
）。

其实
，

赵尊岳的父亲赵凤昌
，

更是清末民
初政坛上的活跃人物

，

辛亥革命时期
，

在南北
议和谈判中充任高级幕僚

，

人称
“

中山宰相式
人物

”。

2008

年
，

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出版了
8

册
《

赵凤昌藏札
》，

是当时政界
、

商界
、

教育界
等各界高层人士与他往还信件的合辑

，

彩色
信笺

，

名人手迹
，

所议之事
，

无论巨细
，

均为当
时历史之见证

，

里面还有大量的戏剧史料
。

只
可惜太贵了

，

定价高达
7200

元人民币
，

不是
我等草民之力所能购买研究的

。

第二篇序言的作者
，

署名
“

哲维氏
”，

经
查

，

其人正是福建侯官
（

今福州
）

的黄浚
（

1891-1937

，

字秋岳
、

号哲维
）。

这个同属于
“

梅党
”

人物的人生经历
，

更是奇特
。

他出身书
香门第

，

四岁识字
，

七岁能诗
，

1903

年来到京

师读书
，

自幼就有
“

神童
”

之誉
，

著有一部
《

花
随人圣庵摭忆

》，

流布至今
。

作为
“

梅党
”，

黄秋
岳曾为梅兰芳办理文案

，

据说梅的
《

霸王别
姬

》，

就是倚仗着黄秋岳掰开揉碎的细说
，

才
把虞姬的性格刻画得丝丝入扣的

。

可叹的是
，

抗日战争爆发不久
，

这个大才子竟向敌方泄
露重大军事情报

，

以通谋敌国罪被判处了死
刑

。

黄浚罪行
，

说来惊心动魄
，

那是在上海
“

八
·

一三
”

抗战开战之初
，

国民政府最高统
帅部召开只有七人参加的秘密军事会议研
究对日战略

，

会议决定堵塞并封锁长江最狭
窄的江阴水面

，

让长江中下游的几十艘日本
军舰无法逃跑并予以击沉

。

正当军事行动正
在布置之中

，

在南京
、

汉口等地驻防租界的
3000

多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
、

70

多艘舰船
以及三万左右的侨民

，

却在中国海军实施
“

封江
”

前仓皇逃逸
，

致使这一军事行动落
空

。

后经查实
，

此次重大行动的泄密者
，

正是
行政院高级机要秘书

、

当时任会议记录的黄
浚与其在外交部任职的长子黄晟

。

黄将情报
夹带在自己的帽子里

，

借去饭馆吃饭之机
，

让日本特务将衣帽架上黄的帽子掉包戴走
。

案发后
，

国民政府于
8

月
26

日将黄氏父子
连同其他汉奸

18

人一起判处极刑
。

有一种
说法

，

当年的日本特工
，

正是潜伏在南京的
女间谍南造云子

，

她利用美色俘获了最高统
帅部掌管机要文件的黄浚

。

据说蒋介石对此
案极为震怒

，

所以
，

17

人均是被枪决的
，

独黄
浚一人是被砍了头的

。

这也是抗战初期
，

国
民政府首批处决的汉奸

。

黄秋岳的这个序言不长
，

五六百字而已
。

手边恰有这书第一版的复印本
，

比照一下
，

发
现新版有不少错处

。

如开篇
“

余自�年旅都
，

始聆歌曲
，

及今亦已二十余年
”。“

�年
”，

意指
旧时儿童束发成两角的样子

，

也是黄旅京求
学的个人经历

。

但这个
“

�年
”，

到了今天的新
版里面

，

不知怎么就变成了
“

昔年
”，

原意被扭
曲了

。

接着还有一词
“

�奥
”，

但到了新书里
面

，

变成了
“

穷奥
”。 “

�
”

是空的意思
，

跟
“

穷
”

字怎么也挨不着边
，

莫非编辑误认为是
“

穷
”

的繁体字
，

就一厢情愿地将
“

�
”

改为
“

穷
”

字
？

其实
，

新版序言中的这两个错字
，

在
《

现代汉
语词典

》

上都有
，

一查既得
，

算不上是疑难杂
字

。

由此看来
，

在今天旧著重印的浩大工程
中

，

亟待提高的
，

还有编辑的基础知识水平
。

此外
，

新版序言还有不少断句之谬
，

读来让人
莫名其妙

。

张伯驹
《

金缕曲
》

有名句
：“

梅尚程荀皆有
党

，

问谁人
、

拼命捧花面
？

空出了
，

一身汗
！”

当
年四大名旦靠的是自身本事

，

才享有如此盛
名

，

岂是
“

粉丝
”

捧出来的
？

旧著重印
，

不以人
废言

，

两篇序言得以保留
，

这家出版社可谓还
原着历史

。

如书中能再加以注释
，

让读者知晓
这写序言的赵尊岳与

“

哲维氏
”

是何许人也
，

这种还原会更清晰了
！

虹是一种记忆
，

反过来说
，

记忆中有些东
西像雨后天幕上的彩虹

，

散发出新鲜空气的
清爽

，

这样的东西
，

是生命中的彩虹
。

南方山区的夏日
，

常见彩虹
。

夏季山里
的天空

，

也配得上气象万千这个成语
。

云从
山头上飘浮起来

，

好像是大山的梦离开了
做梦的石头

，

一块又一块的云片
，

会聚成满
天的乌云

。

那些乌云更像是发怒的大山
，

急
匆匆要找到回家的路

。

走山路的人
，

更会关
注头上的这片天空

，

在夏天它太容易变脸
了

，

喜怒无常
。

只有当它破涕为笑时
，

才给

您一弯彩虹
，

让人的心情
，

透明如这雨水滤
过的空气

，

清新如这一滴滴雨水洗过的树
梢的绿叶

。

记得十五年前
，

在云南的滇西横断山脉
中

，

我们坐着一辆面包客车
，

在高山峡谷里
穿行

。

这是中国作家访问云南代表团
，

泼水
节前后

，

深入滇西进行了近十天的访问活
动

。

陪同代表团的是云南省作协主席晓雪
，

代表团一行
，

团长是邵燕祥
，

同行有柳萌
、

汪
曾祺

、

韩映山
、

李锐
、

毕四海等
。

汪老抗战时
期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读书

，

此次故地重游
，

精神好
，

说话也多
。

那些忆旧的话
，

忆的是青
年时期的往事

，

说起这些事
，

汪老也显得年
轻多了

。

行走于云南的山水间
，

耳听汪老讲
西南联大的轶事

，

此次云南之行有了历史
感

。

改革开放之初
，

云南滇西地区还十分贫
困

。

记得到了保山地区
，

作家们登台给当地
的文学爱好者讲演

，

热情的主人给每位作家
赠送的礼物

，

就是用草纸包好的两斤当地出
产粗制红糖

。

在一个县城
，

好客的主人们
，

用
大碗酒大碗肉招待作家

，

饭后
，

主人们都要
汪老给他们留下墨宝

。

如今向名家求字大概

都知道
“

润笔
”，

那时候不讲这个
，

主人觉得
让你写字是看得起你

！

汪曾祺是他们最看得
起也最敬重的作家

，

加上汪老的字也写得
好

，

从吃完晚饭
，

一直到深夜十一点多钟
，

汪
老一直

“

笔耕不止
”，

挥毫泼墨
。

县领导要了
，

秘书们要
，

秘书要了
，

工作人员要
，

工作人员
要了

，

工作人员的亲友要
……

写到深夜
，

接
待我们的办公室主任

，

要为汪老提神
，

给汪
老提来半瓶酒

，

晚饭酒席剩下的半瓶酒
。

我
一直在场陪着汪老

，

觉得这实在不礼貌
，

便
说了他几句

，

大意是怎么给汪老拿来剩酒
，

你们要字要得也太过分了
。

汪老制止了我
，

把酒倒进茶杯里
，

笑着说
，

谢谢
，

真有点累
了

。

说完接着写
，

又写了十几幅字
。

这半宿的
劳作

，

这半瓶残酒
，

像是此行留在记忆中的
一道彩虹

。

一说起汪曾祺
，

就会想起这件小
事

，

比他的小说
，

更生动地划亮记忆的天幕
。

此行最后在昆明结束
，

分手前
，

汪老写了两
幅字

，

一幅是
“

刚日读经
，

柔日读史
”，

一幅是
“

有酒学仙
，

无酒学佛
”，

分别送给我和我的
妻子

。

虹是一种记忆
，

是生活中一个片断
，

它
不挑选背景

，

然而却让背景美丽
。

那天坐出
租车回家

，

大雨骤降
。

急风暴雨来得快
，

也
去得快

，

当出租车从北三环路转到南三环
的时候

，

一道彩虹从三环路的潘家园桥后
冲霄而起

，

把水泥楼群变成了童话书的封
面

。

潘家园因为有个规模不小的旧货市场
而全国闻名

。

几年前
，

我从东郊的广播学
院搬到潘家园市场对面的小区

，

因为书太
多

，

新住处装不下
，

搬家时把两书架书送
给了邻居

。

我在新家刚刚住下不到一个礼
拜

，

有人就告诉我
，

我的一些书信就在旧
货市场出现了

。

可能是邻居把书架上不用
的书籍杂物卖给收废品的人了

，

卖出的书
刊中

，

也有不少我夹在书报中没来得清理
的书信

。

一位文友告诉我
，

在这些信件中
，

有一封冯至先生寄给我的贺年片
，

标价
200

元
。

听了这话
，

我急匆匆赶到旧货市
场

，

转了一大圈
，

没找到
，

那贺年片已经被
人淘走了

。

心里空落落的
，

这是一件很有
意义的纪念品啊

！

我和冯至先生是在
1987

年一起访问意大利时建立了友情
，

以后一
直通信

，

直到他去世
。

冯至是出访意大利
的作家代表团团长

，

同行的还有舒婷
、

周
涛和吕同六

，

后来王蒙到意大利领文学
奖

，

也和我们一起活动
。

在意大利期间
，

博
学谦和的冯至先生征服了大家的心

，

大家
都非常愿意和先生在一起

。

访问活动结束
前

，

冯至一定要用自己的钱请大家吃一餐
晚饭

，

他说
，

我年纪大了
，

一路上得到了大
家的关照

，

一定要表示一下
，

请大家不要
拒绝

。

盛情难却
，

我们在罗马城找到一家
中国餐馆

，

吃了一餐味道极差但价格极贵
的中国饭

。

天天美食的意大利
，

这个晚餐
蹩脚的饭菜却让我终身难忘

。

戴着深度眼
镜的冯至

，

看着我们吃饭挟菜
，

脸上孩子
般满意的神色

，

独自喝着一杯不知是什么
时候出品的

，

早已没有了绿色的龙井茶
。

虹是一种记忆
，

它清新明丽
，

一瞬间让过
去的日子亮出色彩

。

汪曾祺先生和那半瓶酒
，

冯至先生在意大利的那一杯陈年茶
，

就是两
道虹

，

此刻
，

引出长长的思念
……

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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牵牛花
有风不要紧

，

你抓住篱笆
。

只要篱笆存
在

，

你就存在
。

有雨不要紧
，

你紧贴墙壁
。

只要墙壁不
倒

，

你就不倒
。

你傲视群芳
，

它们都在你的脚下
。

你昂首向天
，

吹着胜利的喇叭
。

然而
……

离开篱笆
，

离开墙壁
，

你就只能匍伏地
面

，

那些鲜活的枝叶
，

就会渐渐枯萎
。

虽然你有茎
，

却挺不直腰杆
。

虽然你有喇叭
，

却发不出声响
。

群芳曾经在你脚下
，

但它们自己站着
。

它们没有喇叭
，

却有小鸟
、

小虫为它们唱
歌

。

你至死都不明白
，

你太多了触手
，

但太少
了骨头

。

帆
（

一
）

帆骄傲地爬到最高处
，

了望远方
。

“

船能前进
，

全靠我
!

”

帆鼓起肚子
，

大声
说

。

那些船工
，

像是没听见
，

各自忙着手中的
事情

。

“

我要生气不干
，

看你们怎么办
!

”

帆的肚
子一起一伏

，

狠狠地说
。

船工们不理它
，

各自忙活
。

风看不惯
，

扭过头去
，

不再帮帆
。

帆心中发慌
，

赶紧溜下桅杆
。

船工们不慌不忙
，

操起桨
。

船继续向前
。

帆
(

二
)

行船靠帆
，

以借风力
，

这是人人皆知的道
理

。

行船之帆
，

多用布来制作
，

高高悬挂在桅
杆之上

。

这里讲的
“

帆
”

是现代之
“

帆
”，

已经不
仅仅限于

“

布
”

这种材料了
。

例如领导的批条
，

虽然是用纸做的
，

但是一样可以起到帆的作
用

，

帮你顺利抵达彼岸
。 “

批条
”

还是有形的
，

像电话
、

捎话之类
，

这些无形之帆
，

同样有其
超凡的效力

，

同样在某些人的心目中占有高
高的位置

。

这种
“

帆
”，

应该让它降下来
，

沉到大海中
去

。

星星
书上说

，

有的星星比太阳还大
，

比太阳还
亮

。

可是
，

在人们眼中
，

星星们显得那样渺
小

，

满天的星光
，

赶不上一个太阳
。

是的
，

太阳真大
，

真亮
!

月亮的光
，

也是太
阳给的

，

星星能比吗
？

是的
，

万物生长靠太阳
，

有说靠星星的
吗

？

星星
，

星星
，

不要生气
。

人们所以看不上
你们

，

是因为你们太小
；

你们所以太小
，

是因
为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太高

，

太高
。

焊花
天上的焰火

，

一声惊雷
，

万人争看
。

地上的彩灯
，

正月十五
，

人手一盏
。

焰火明亮
，

彩灯明亮
，

人们喜爱明亮
。

焰火漂亮
，

彩灯漂亮
，

人们喜爱漂亮
。

凡是明亮的
、

漂亮的
，

人们就喜爱吗
？

焊花明亮
，

焊花漂亮
。

离老远
，

就能感觉到
它的明亮

；

闭着眼睛
，

也能想象出它的漂亮
。

尽管该有的焊花都有
，

却没有人愿意正
视焊花

。

那是因为它过分地耀眼
。

漏斗
你接触过的东西

，

太多太多
。

飘香的散白酒
，

亮亮的芝麻油
、

花生油
、

豆油
，

还有谁也离不了的酱油
、

醋
，

都是你的
常客

。

人前人后
，

你常夸自己见多识广
，

非常富
有

。

且慢
。

可以勉强算是见多识广
，

但是香的
辣的穿肠过

，

你真的富有吗
?

就因为你不知积累
，

到头来一无所有
。

浮萍
风扯你到哪儿

，

你就到哪儿
。

水送你去哪儿
，

你就去哪儿
。

有时
，

你颇自得
：

看我
,

四
“

河
”

为家
。

有时
，

你又不平
：

我也有根
，

却没有实实
在在的位置

。

劝君莫自得
，

劝君莫不平
。

四
“

河
”

为家
，

只是没有作为
。

根不落地
，

全因随波逐流
。

50

岁以前
，

要常数数头上有几根白发
；

50

岁以后
，

要常数数头上有
几根黑发

。

【

漫画
】

赵春青

今年春节回老家
，

听家人说
，

从去年冬天
到现在

，

没下过一滴雨
，

雨雪奇缺
，

肯定是个
大旱之年

。

到地里看看
，

麦苗半死不活的
，

长
得连往年一半高都没有

，

油菜基本上旱死了
，

抓一把土捏捏
，

都干成粉末了
。

村里的老人
说

，

解放以后没有这么旱过
。

不能这么干等
啊

，

得想办法
，

于是
，

我的一个
90

岁出头的堂
叔出了一个高招

：

求雨
。

说到求雨
，

在我们这个靠天收的地方
，

那
是有着悠久历史的

。

我小的时候
，

还见过求雨
的盛况

，

那是上世纪
50

年代
，

也是个大旱之
年

。

村干部们本来是反对求雨的
，

说那是迷信
活动

，

可村民说吃饭要紧
，

只要能求来雨
，

管
他迷信不迷信

。

后来
，

干部们也就睁一只眼闭
一只眼

，

听任村民们闹腾了一场
。

我记得
，

一天早晨
，

人们都集中在村东
头的龙王庙

，

一边敲钟
，

一边打鼓求雨
，

扯
着嗓子高唱求雨歌

。

然后
，

众人抬着龙王泥
像到各村游行

，

加入请龙队伍的人
，

皆手执
小旗

，

虽烈日当头
，

还不能戴草帽
，

脚要穿
草鞋或蒲鞋

，

表示虔诚
，

以感动龙王
。

游行
回来后

，

还要当众烧掉一个用纸糊的叫旱
魃的怪物

。

如果三天内还不下雨
，

就把龙王
抬到外边晒

，

让它老人家也尝尝干旱的味
道

。

后来又过了多少天才下雨
，

我忘了
。

反
正那年粮食是减产不少

，

因为饿肚子的个

人记忆最难忘
。

其实
，

谁都知道
，

下不下雨与求雨毫无
关系

，

这个道理就连两千多年前的荀子都
明白

。 《

荀子第十七
·

天论
》

记
：“

雩而雨
，

何
也

？

曰
：

无何也
，

犹不雩而雨也
。 ”

意思是说
，

举行求雨的祭祀便下了雨
，

这是为什么
？

答
道

：

没有什么
，

就如同不举行求雨的祭祀也
下雨一样

。

所以
，

对于堂叔关于求雨的建议
，

村干部
们只是笑笑

，

就像是听到一个遥远的故事
。

堂
叔无奈地摇着烟袋走了

，

一边走还一边嘟囔
着

：

不听老人言
，

吃亏在眼前
。

求雨是笑话
，

但
抗旱却是当务之急

，

要再旱个十天半月
，

今年
的小麦可就要绝收了

。

说到旱灾
，

电视上公
布

，

今年全国有一亿四千万亩小麦受旱
，

占小
麦播种总面积的

43%

，

形势很严峻哩
。

如今虽
然国富民强

，

家底殷实
，

无论如何不至于再饿

死人
，

更不会出现像白居易笔下
“

是岁江南
旱

，

衢州人食人
”

的惨景
，

但粮食减产
，

生活水
平下降

，

则是肯定的
，

弄不好有些村子就要
“

返贫
”，

重新吃救济
。

求雨
、

求龙王不如求自己
。

说话间
，

大年
初二

，

三级政府抗旱会议就召开了
，

政府打井
抗旱的专项资金及时拨下来了

，

浇一亩地补
助

10

元钱
，

专业打井队请来了
，

上边指导抗
旱的技术小组也分散到各村了

，

乡村干部实
行了抗旱包干到户责任制

，

挨户督促指导
。

部
队派来支援的催雨火箭也准备好了

，

天上一
有雨云就施放

。

我正月初十回城前
，

小麦已普
遍浇过一遍水

，

麦苗开始返青
，

一片生机勃勃
的样子

，

让人多少放了点心
。

不过
，

旱情并未真正得到缓解
，

还得继续
努力抗旱

，

既然龙王爷靠不住
，

咱就自己救自
己

，

拼尽全力和老天拔回河吧
！

牵牛花

那天风刮得很大
，

与母亲一起从街上回
家

，

路过巷口的拐角处
，

母亲不走了
。

我问怎
么了

？

她指了指旁边的一棵大树
，

说
，

看见没
？

那根断树枝快被刮下来了
。

我抬头
，

果然是
，

有一根断了的树枝在风中摇动
，

只有一点皮
还与树干连接着

，

但是如果再来一阵大风
，

断
枝肯定会被刮下来

。

“

你上去把断树枝拽下来
。 ”

母亲说
。

“

为啥
？ ”

我不解
。

母亲说
：“

如果谁从这里经过
，

万一断枝
掉下来

，

砸着了人咋办
。 ”

“

可那又不关咱的事
。 ”

“

但是
，

你既然看到了
，

就应该防止它砸
着人

。 ”

母亲说
，“

咱只求个安心
。 ”

求个安心
，

这是母亲教给我的做人之道
。

有些事
，

你可以做
，

也可以不做
。

不做是你的
本分

，

但做了
，

能够对得起良心
。

事实上有许
多事都是这样

，

面临着做与不做的选择
，

而
这

，

正体现着善良与厚道
，

平庸与伟大的区
别

。

有天中午
，

八岁的小侄女给我打电话
，

说
小区后的自来水管爆裂了

，

地上流了好多水
，

“

都是干净的水
，

看着怪心疼的
，

这事该向谁
报告啊

？”……

我当即表扬了她
，

这种公德心
，

弥足珍贵
。

与朋友一起进书店看书
，

朋友每抽出一

本书翻看一会儿后
，

总随手插进书堆中
，

有一
些书的封面都折皱了

。

而我总会把折皱的书
拿出来

，

平整后再小心翼翼地放进去
。

一次我
的举动竟被书店管理员看见了

，

她微笑
，

说
：

“

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就好了
！”

我心怡然
。

还有一次在公交车上
，

一个年轻的妈妈
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

，

那孩子胖乎乎的小
手

，

总是爱往凳子缝隙里伸
，

万一挤着了
，

后
果很严重

。

于是我也把情况告诉了那位年轻
的妈妈

，

她同样谢个不停
。

其实
，

我可以不说
，

更不是为了获得感谢
，

我只求安心
。

下火车时
，

看见两节车厢之间站了许多
没座位的人

，

我会对他们说
，

往里走
，

还有一
些空位能够坐

。

其实
，

我也可以不说
，

但我求
个安心

。

雨夜
，

从小道走过
，

途经一长段泥泞的地
方

，

很是难走
。

随后在路口遇见也欲拐向小道
的人

，

我会对他说
，

改走其他路吧
，

前面泥泞
。

其实
，

我还可以不说
，

但我求个安心
。

安心是心情恬淡安静
，

是追求平和对得
起良心

。

求个安心
，

其实是因为有一颗滚烫坚
定的责任心

，

心怀他人
，

富有仁慈
。

凡事求个
安心

，

心胸亦坦荡无边
，

心情亦畅快自然
。

我不能决定他人的选择
，

但我只求安心
，

有这
，

就能够享受生命中每一处细小的宁静
和悦然

。

□

薛
峰

□

薛
峰 求个安心 【

小说
】


